
自由来稿

到苏步街
饮宋朝的
月光
□伍岳

青砖黛瓦，木门吱呀，三角
梅旁逸斜出，对于生长，从来不
挑三拣四，一首宋词在院落里滋
生。一条老街，嵌入南康这座小
城，仿佛从宋朝才开始被人命
名，从苏东坡南谪，途经此地访
问隐士田辟后，才被载入史册。

街内小巷纵横，有商家巷、
福寿巷、糠巷、肖家巷、步蟾巷、
省元坊等，古朴的建筑保留着岁
月的余韵。其内完整保存了民
国建筑、岭南骑楼、庭院牌坊，历
经岁月洗礼，屹立不倒。

一对门环，斑驳了几代人的
掌印，雕花的屋檐下；一个背影，
徐徐伫立，扣响历史的回音。如
果，你有幸来到此地，大可抚摸
一回木门的纹路，在厚重的触感
下，无须分辨前世与今生。

街口客家酒酿，是客家人迁
徙于此留下的一个墨点。十里
酒香，字号或许很老，三五老友
在月夜对饮，不小心就把宋朝的
月光一饮而尽，讲述着上个世纪
的故事，用一口浓厚的乡音。

一座制药厂的后院，被改造
成了停车场，只留下一株枫杨的
老，拽出一场落日，记忆荡出了
世人的视线。弹花匠收起了弹
弓，箍桶匠把上个世纪的繁盛箍
在了自己的手中，磨剪刀、磨菜
刀的声音被“老—面—馒头”那
拉长了音调的叫卖声所取代。
街巷中间人影攒动，老井不语，
人们已经不再前往取水。

老街的时光，被围坐在一起
谈天的几位老人紧握着。以前
的时光很慢，慢到能够数清白发
的生长，拄杖的手每一次颤抖，
都伴随着一片瓦的松动。老屋
经历过坍塌、改建，也无法让他
们松手，直到他们把一生完整地
还给这片土地。

我默默走着，老街的老是透
明的，一块块磨得程亮的青石板
和暮色会加重这种透明感。夕
光像滴答的秒针，指向一处神秘
的所在；屋脊上的猫弓着背，弯
曲了一段老街的故事，瞳孔中有
无法辨识的深邃。我的脚步，不
足以为它添加重音。

古建筑的修复，需要修旧如
旧，这是对时光的尊重。当日出
时分，阳光似一层金纱披下来，
街道逐渐苏醒，木质的屋檐熠熠
生辉，苏步街正焕发出新的勃勃
生机。

■秋味

秋香记
□绍汽集团钱科峰

一夜秋风，金粟遍地。几天前，馥
郁之气还时有时无，转眼就千树万树
满挂金串，秋天的第一缕香，非桂花莫
属。

秋韵，除了银杏泛黄与秋菊展蕊，
便是桂花飘香了，三分秋色有其一。
杏可观色，菊能赏形，桂则多与嗅觉发
生关系，不见树影婆娑，先闻芳香阵
阵，幽远而浓烈，熏烝而淳越，这自然
界的报秋者，除了候鸟南渡与寒蝉凄
切 ，想 必 桂 树 是 最 踊 跃 也 最 敏 锐 的
了。只一夜，尽吐芬芳，香云连天，套
用陆放翁“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
故”的句子，何其贴切也！

作为花中月老，广寒宫中的圣物，
天生自带仙气，倒是吴刚不解风情，砍
了又砍。儿时，读不少的神话与传说，
误信月中有嫦娥，每临中秋月圆之夜，
望月良久，嫦娥与玉兔倒不曾见得，影
影绰绰似有枝叶桠杈。此时若有桂子
扑簌，有暗香浮动，有疏影横斜，有逸
思千里，便满腹都是“月中一应灵和
异，待向仙娥觅种栽”的诗意。

桂花已是寻常物，不必去公园寻
香，不必去山野驻足，小区楼下遍植的
不是香樟就是桂树，休闲步道的两侧
也常有桂树林立，这城市的秋天也是
冲天阵阵，落花不断，让人感觉如同跌
入蜜缸，呼吸之间，满是甜蜜的味道。
若在以前，勤劳的主妇必不容错过这
秋香的收割季，桂树底下倒置撑开的
阳伞，摇动金灿灿的桂枝，打落无数桂
子，待阴干后，制成茶糕，无论是冲沏
品茗还是花糕入口，都是原汁原味的
清芬，沁人心脾，唇齿留香，这个秋天，
也就深藏于胸腹间了。

如今，美食既多，吃货们早已不再
留恋于传统桂花制品，反而更在意返
璞 归 真 ，更 在 乎 吐 纳 清 芬 的 那 种 感
觉。在离城二十余里的大香林，原是
一处小山村，只因散落着千年桂花林，
寻香之人便一拨接一拨，人气一旺，商
机也就显现，自然发展成了景区。每
到金秋十月，这片桂花林总是人头攒
动，树下的小竹椅变得十分抢手，品茶
闻香，任由桂子满怀，桂香附身，这种
天然雅趣几乎成了城里人的赏秋标
配。游客太多，难免嘈杂，不太符合

“人闲桂花落”的诗境，故我从未在桂
花满陇时涉足其间；还是徜徉于曲径
通幽的街路上，听听花落的声音，闻着
初秋第一缕香，让心神宁静，让精神放
飞，岂不妙哉。

从不喜欢刻意去寻一段香，我更
喜欢无意中的发现与惊喜，就像初春
里猛抬头已是樱花胜雪，夏季里一侧
耳传来蛙鸣声声，秋风中飘来馥郁清
香，寒冬里忽见梅枝泛红。一切都是
意料之中的景物，却在意料之外到来，
内心的感触与感动，才是最本真的，默
念一句：四季轮回，万物有灵，真好。

闻香识初秋，记住这初秋的第一
缕香，记住这低调的空气中的无限蜜
意，于是不免诗兴又起，赋《秋思》一首
记之。诗曰：“露从月华稀，风动秋草
萋；瑶台清芬落，蟾宫馥郁奇；推牗起
幽思，香屑难自弃；金粟随佳酿，天地
满清气。”

竭尽所能，做个普通人
□平湖天龙汽运公司格里梅

不得不承认，从小我就是那种“别人
家的孩子”，玩儿似的，成绩贼好。做家务
一把好手，尤其是打猪草，方圆几里地都
有我和我姐的传说。上世纪末的那个夏
天，学校敲锣打鼓送喜报到家时，我还在
山的那边打猪草，全然没有中考状元披红
戴绿的心理铺垫。

女儿今年 9 岁，关于梦想，她已屈指
不可数，医生、老师、舞蹈家、音乐家、明
星、公主……且还在不断更新中。可笑归
可笑，但真是羡慕她。我 9 岁时，“梦想”
二字还写不利索。顶多算有些幻想吧，云
雾缭绕的山那边，会不会有神仙？黑幽幽
的山洞里，真的有巨型蛤蟆？沿那条路一
直走，真能到四川？连绵起伏的群山，造
就、也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我想我不是乐
山，而是，我的世界只有山。叛逆期仅有
的一次离家出走，也只能往山上走。当然
走远是不敢的，只能不远不近地躲在石头
堆里，隐隐听到山下猪叫，眼看日头要从
山顶掉下去，无人呼唤无人寻，怎奈腿脚
酸麻，肚子咕咕叫。能屈能伸的少年妹，
拍拍身上的泥土，叼着狗尾巴草，默默晃
荡回家，假装一切未曾发生。

童 年 早 早 地 结 束 于 多 年 前 那 个 秋
天。母亲的早逝，父亲的严厉，小小的身
体充满悲痛的力量，拼命念书，成了唯一
的寄托。时至今日，我仍困惑，究竟是童
年治愈了而今的我，还是我一直都在治愈
童年。

挣脱高考的藩篱，山里的凤凰梦想仗
剑走天涯。几个文艺小伙伴，结伴填志
愿，大笔一挥，尘埃落定，“新闻学”。对
于位居全国前茅的其他专业，或财经，或
政法，或师范，那时也不知，不知也不问，
问了也不懂，懂了也不屑，一心当记者。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深埋多年的理
想的种子，似乎在那一刻，被阳光、雨露和
氧气的完美比例激活。

青春是用来浪费的，理想是用来幻灭
的。大学四年，没心没肺，快乐而茫然，伴
随助学贷款与勤工俭学，放飞与挥霍。偌
大的武汉三镇尚未踏遍，怦然心动的人尚
未遇见，各奔东西已然在眼前。

走出校门那一刻，是纸媒日渐落寞的
开端。新浪搜狐人人网，互联网异军突
起，信息化扑面而来，曾经仰望《南方周

末》的光与热，其力量与气场，也逐渐只存
在于新年寄语中。酷热的武汉，面临毕业
的愣头青，迷茫地穿梭在汉口武昌的公交
站之间。《长江日报》新闻部，三个月实习
期，算是对曾经记者梦的潦草交代。白天
跑社会走现场，晚上加班写稿，改稿再改
稿，掐着 Deadline 发送邮件到责编。合租
的小屋内，徒有四壁，几个妹子四仰八叉，
席地而躺，全身心感受武汉三伏天的热
浪，焦灼谈论实习结束后何去何从。在酷
暑难眠的夜里，我们端来自来水，浇洒在
四面墙上，以此降温，并以此娱乐。多年
后，散在天南地北的那些花儿草儿，从事
不同的行业，写着相同的报告与总结，干
新闻者，寥寥。

经历职场沉浮，初生牛犊的豪情冲
天，各种耀眼的职业理想，逐渐照进现实，
钱多事儿少离家近，成了殊途同归的愿
望。传统家教下的 80 后，什么时间该干
什么事，被教育得明明白白。成家、立业、
生子；房子、车子、票子。竭尽全力，我们
终于活成了芸芸众生的模样。

据说，人的一生要经历三次成长。第
一次是意识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第
二次是努力之后，接受自己终归是普通人
的事实。关于第三次，一切正在进行时。

身边的挚友，都是从山里出来的。从
小吃苦，自立自强，三观比五官还正。远
离大山，全靠相互扶持。我们自嘲为置业
互助团。“买房，借点钱”，二话不说，2000
块转过去。那时月工资 1500 块，卡上仅
剩一个月生活费。“买房，钱不够”，预留
半年房贷，余额全部转过来。更有甚至，
将全部资产精确到百位，全力以赴彼此成
全。不用过多言语，二三十年交情沉淀下
来的信任和情谊，比房价还坚挺。危急时
刻，朋友的拔刀相助，能让人热泪盈眶。

我们一直踮起脚尖在努力，房子越换
越大，车子越换越好。这一切，有的人出
生就是标配，有的人却为之奋斗一辈子。
这就是生活的真相。第三次成长就是这
样吧，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
活。虽竭尽所能，也终归是普通人。但一
百个普通人，也有一百种活法，我选择最
滚烫的那种。

生而平凡，爱自己所爱，过自己喜欢
的那种日子，活成自己喜欢的那种人。

■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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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约插画师 李路平


